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回  壺中天知三呈駢體　春影樓秋鶴會靈妃

　　秋鶴回寓，心中殊覺爽適，一宿表過。次早友梅便來務要請他到華■仙舍一敘。秋鶴道：「我已兩次過訪，還不能一見，可知
與我秋鶴是無緣的了。昨夜弟回到寓裡，有一位同寓的有一本花榜，到是配這位蘇先生第一，評他文章魁首、仕女班頭，又是纏

綿，又是風雅，這是文人阿好的通病。大約你們也被他這張花榜所惑，同見善不及似的，我今日還有別事，謝謝罷。」友梅見秋鶴

執意不去，只得來同知三商議。知三道：「有韻蘭做的四六文，同詩稿在我這裡，你去邀他來試試再說，我在酒店等他。」友梅

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重到巢雲棧，說：「你不去也就算了，知三請你到壺中天酒店吃蒓菜，你去不去？」秋鶴笑道：「這個有什麼

要緊，就走走何妨。」友梅道：「這麼著，就去罷。」秋鶴於是換了一件衣服，喚棧司鎖上門，同友梅到壺中天來。知三連忙讓

坐，笑道：「酒吃不吃？」秋鶴道：「燙四兩火酒，大家吃罷。」友梅道：「蒓菜下了鍋麼？」知三道：「他們煮去了。」因笑向

秋鶴道：「你向來是青樓中的癡蝶，這回子為什麼改起性情來？」秋鶴道：「馬齒加增，蠶絲易縛，自憐身世，坎凜相遭。若欲將

白屋之酸儒，擲黃金於虛牡，非獨支持無力，抑恐鶯燕笑人。且彼美易逢，多情難得，何必勞精竭慮的作護花鈴呢？」知三笑道：

「這麼說，你蘇先生那裡是不去的了，別的地方你去不去呢？我給你一件東西看。」說著，便將桌上的包拆開，把一本詩稿取出來

交給秋鶴，說：「這個詩好不好？裡頭還有一篇駢文呢。」這時走堂的送上蒓菜羹來，秋鶴一面吃，一面看題箋「幽貞館詩鈔」五

字，只有第四卷一卷，秋鶴看時，覺得吐屬清新，風流大雅，內有題日本女子小照六絕句，次夢花生原韻云：　　蓬島奇葩別樣

紅，恰教抬舉到東風。分明此是瑤台種，占斷情天十二重。生涯神女還疑夢，夢影遙飛海市樓。

　　底事驚鴻好風格，不隨桃葉上輕舟。劫數摩登倍悵然，與誰共證有情撢。瀛洲小現華■影，留補生前未了緣。
　　刻翠裁紅寫豔詞，感甄一賦逞才思。文通自有生花筆，載憶春風結夢時。間從畫裡覓真真，一幅生綃著色新。

　　隱約春魂呼欲出，不將紅豆擊吟身。影事模糊指鵲橋，思量一度一魂消。崔薇捲作深情貼，鎮日相隨慰寂寥。

　　秋鶴笑道：「是他的筆墨麼？比環姑還好幾倍呢。」又看下行一首題云：有勸稍貶聲價以合時宜者，賦此答之：

　　分明心事怨飄蓬，北轍南轅各不同。南國夭桃紅萬樹，任他開放逐東風。

　　秋鶴笑道：「骨格到是力爭上乘的。」知三道：「好不好？」秋鶴道：「到也難得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再看這篇駢文。」秋鶴因

朗誦云：

　　瑗識君久矣，沈約腰瘦，平子愁重。冬郎善恨，楊朱易愁。關隴鼓■，攝其魂魄，沅湘蘭芷，助其鬱伊。雖廣眾扛毫，良時嘯
侶。翠袖雙舞，金樽四飛。人皆賞仁，君獨志，既。蓋其遭逢乖舛，身世艱屯。司馬單門，文章失色，趙壹奇窘，琴書不歡。翟公

少友，將伯無助，年年食客，莽莽天涯。游子雙淚，才人孤緒。青衫瑟瑟，碧海深深。故其幽怨纏綿，壯心憔悴。本其志趣，發為

歌吟。每值春曉啼鶯，秋宵訴蟀，客窗影寂，羅袂夢涼，美人不來。之子遐棄，功名遲暮，意氣牢結。於是紅豆言情，綠麼奏怨柔

翰，晨弄瑤琴。夕張白石九宮清響激魄，金■二等，哀音斷腸。
　　秋鶴極口贊道：「六朝名句，就是上頭的翠袖雙舞，金樽四飛，也是凝煉活潑，我輩還一時做不到，乃出之於香口，真是天生

的妙才！」又讀云：

　　其或涉江彩秋，登樓感舊。琵琶四座，裙屐千觴。眉語橫兜，萬花欲笑。

　　便拍著桌子立了起來道：「好一個橫兜！真是千錘百鍊的警句！」又坐了念道：

　　心聲甫吐大地皆春。

　　遂又高拍起桌子來道：「仙乎仙乎！不食人間煙火矣。」把杯子裡的酒都潑出來，知三道：「再讀下去。」秋鶴道：「我要跪

讀了。」又念道：

　　而況情懷杜陵蹤跡，王梁古憶。眷眷鄉思，綿綿穎怨苕哀，通乎素臆。商清角重，付之紅牙，宜乎抽秘必妍。運思獨苦，詞標

騷屑，誠張說之珠，李賀之血也。瑗火宅埋蓮，塵天飛絮，彩鶯寫韻罕有解人。蘇小凝妝，還期知己。幸遇君子，徵及無言，敢作

金緘，不為哇引乎。少年易逝，名士可憐，歡夢成煙，柔情似水。

　　遂歎氣道：「友梅，我讀這兩句，就想著惜餘春館，能不令人銷魂呢。」友梅道：「他這個一段，似乎將要嫁人，與做騷詞的

人恐怕以前有些瓜葛，今日似不能如願相從的意思。」秋鶴又念道：

　　瀟湘萬里，定憶汪倫。瀛海三山，終違徐福。依劉今日，感崔明年。芳革離魂，桃花人面。

　　秋鶴就垂淚起來，說道：「斷腸句子，宛轉低回，令我不能卒讀，為之奈何。」因歎了一口氣，又念道：

　　前身明月，莫忘本來。再世玉蕭，相期珍重。

　　秋鶴竟哭起來了，知三、友梅也陪著下淚，停了一回，秋鶴道：「這位姑娘有這樣的生死纏綿，我願送個門生貼子，今兒到必

要見他的，他若不見，我就那裡等，等到明年總好見著一回。」因又念道：

　　為君作序，不禁惘然。

　　秋鶴道：「真是洪北江小品，後面一段，沉痛欲絕，我不過文理粗通，就是作詩，也不過應酬而已。豈知有這樣天才，便鑄金

事之，也不為過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現在心服的了？」秋鶴道：「非但心服，還要去見他一見，請你引道引道。」友梅笑道：「你

也有佩服的日子！」秋鶴笑道：「只怕是你們鬧鬼，不是他做的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是我們哄你，你不去也罷，我們是要去的。」秋

鶴笑道：「無論是真是假，我總要去見過一面，方才心死。你們幾時去？到我寓裡來一趟，一同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既要去，只

好替你拉皮條了。」原來南邊的土語，青樓中介紹，謂之拉皮條，友梅道：「三點鐘我們到你寓裡，你候著。」於是彼此訂定，知

三下來付了帳，方才分手。秋鶴一個人獨自回寓，方進房中，棧司送上一封信，說老爺出去之後，有一個人將這信送來，立等回

復，這個人還在那裡呢。秋鶴把這信一看，面上寫著送巢雲棧韓老爺秋鶴密啟，幽貞館緘，立侯示復。秋鶴且不拆信，把這個人喚

來，說你是幽貞館的人麼？來人上來打了一個千說道是，秋鶴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來人道：「小的叫龍吉，好像同老爺面熟。」秋

鶴笑道：「胡說，這封信是那個寄的呢？」龍吉笑道：「蘇姑娘叫我來請老爺的，說道立刻就要請過去，不去，乃他自己來請了。

現在請老爺的馬車停在外邊，叫我跟了老爺一同走的。」秋鶴倒疑惑起來了，因道：「你在外面等一回。」龍吉去了，秋鶴想道：

「什麼緣故，他反來請起來，且這樣要緊，自己破了鈔把馬車來請我，天下但有移船就岸，沒得移岸近船的道理，我且把這信看了

再說。」便拆開來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　　德感重生，會惟一面。屢思寄雁，難問淒鶯。幸薄命之猶留，喜多情之無恙。神仙鶴駕，竟到申江。殆天不欲依之負心，而有

此良覿也。別後之事，如一部二十四史，無從說起。請即過小園，當閉門促膝，作十日談。巢雲寓居不便，請面晤後再將行李遷

移，特遣油壁車，為大才人速駕。姍姍立待，勿少遲也。專泐即頌萬福。

　　畹香手奏，此信幸勿示人！二十一日早。

　　秋鶴看了這書，又喜又愛，又恨又悲，喜是喜畹香尚可相逢，愛是愛畹香學問十分進境，恨是恨自己不能始終保護，令其流落

風塵，悲是悲天不生他於帝王富貴之家，坐享奇福，乃使含貞忍恥，陷入平康。三年以來，不知若何苦惱。我秋鶴所識的閨閣中

人，自以翠梧為第一，然情勝於文，筆下是萬不及畹香。但不知畹香的情比翠梧若何？但我這個人，最怕鍾情，反不如他無情的

好。我初到時候，大家爭說蘇韻蘭好處，又說他與我相識，豈知他就是畹香，但何以又叫起蘇韻蘭來呢？又想道：這種勾當，本是

萬不得已的所為，想他求死無方，出此下策，故改了姓名，知三等均不知道，或畹香心中另有主見，也未可知。然賈倚玉不知現在



何處，還是尚未滿罪，還是目下同居？他叫我就去，我想當時見他一面，他在病中，消瘦得很。今日他或識我，我恰不認得他了。

他的意思要我搬去，果是他的美意，惟知三、介侯一班朋友，又要笑我了。且不管他，見了之後，再作道理。於是把信檢好了，留

下一個字條兒，交棧司，說停一回有姓舒姓喬的人來看我，你便把這字兒給他，請他就到綺香園來，棧司答應。秋鶴便換了衣，鎖

了門，走出來，上車。直到綺香園內園門口，韻蘭已命佩纕、珠園、霄月三個大侍兒，隨著小蘭在九折廊等候。龍吉把秋鶴領了進

去，交給三人，方搶步進去報信。這裡小蘭等把秋鶴看了一個清切，笑道：「姑娘等了長久了，再不來，他就要自己來請呢。」秋

鶴把四個人看了一看，燕瘦環肥，修容■誇態，中有一個侍兒，眼梢起媚，尤為美秀而文非，獨笑露瓠犀，宛如編貝，就聽他一二
言語，也頗不俗，因皆稱為姐姐，問了姓名，方挽著小蘭的手進來。到華■仙舍，只見一位美人明妝雅服，帶著似喜非喜似蹙非蹙
的嬌容，鎖著兩道春山淡遠眉，凝著一雙秋水澄清眼，旁邊兩個小侍兒，笑嘻嘻的在那裡延儜，見了秋鶴進門，便端端莊莊上前叫

了一聲哥哥。秋鶴看他一種親愛感激的樣子，要好到十二分，也便叫了一聲妹妹。忽然心裡一股酸氣，從丹田透入腦髓，流到鼻

端，滲出眼角，淚珠兒也不覺自然流出。韻蘭已是把巾子在那裡拭眼。秋鶴只得勉強笑道：「妹妹可好？」韻蘭也不能答言，點點

頭兒，就攜著秋鶴的手走，彼此同是無聲之泣。秋鶴到了錦香齋，覺得滿目迷離，想他雖然忍辱降心，能做到這個排場，也算出人

頭地，又私心竊喜起來。

　　韻蘭進了垂花簾，忍了心酸，向眾侍兒道：「佩纕同我到樓上，你們去吩咐外邊，無論熟客生客今朝一概不見，只說我出門去

了。就是韓老爺的朋友也請他在幽貞館坐。剛才吩咐的酒席要清潔別緻，你們就把我開的菜單看著他做，不許同成日家照例的樣

子，酒就開我房裡藏的一壇花雕罷。筵席就排在樓上。」侍兒等答應著，佩纕已搶前去了。韻蘭微笑道：「我們到春影樓去談心。

」因又引著秋鶴到春影樓來。只見五色輝煌，如臨仙境。一進了樓，秋鶴先叩頭行禮，韻蘭也盈盈下拜。見禮已畢，大家歸坐。佩

纕送了茶，要替裝煙，秋鶴笑道：「姐姐請便，萬不敢當，我自來吸，姐姐替你姑娘裝罷。」韻蘭道：「就叫他裝也何妨？」秋鶴

再三不要，佩纕只得讓秋鶴自吸，自己與韻蘭裝。秋鶴無暇賞鑒房中，一眼看著韻蘭真是林下風流，靈心仙骨。韻蘭也看著秋鶴，

微笑道：「哥哥似蒼老了好些。」不覺眼圈兒又紅了。秋鶴勉強笑道：「身世不佳，精神耗蝕，妹妹倒發福了。」因又歎了一口

氣，大家半晌不語。

　　秋鶴好似有數千萬句說不了的話在心裡，總說不出來，韻蘭也似有萬分感激想念的意思，當著面只是不能說。怔了一回，秋鶴

強笑道：「罷了，妹妹的人，吾都知道了。我的人想妹妹也是知道，只是我自己不解自己。昔時妹妹同我這番情節，我也並沒見過

妹妹，我就感服得了不得，好似前生有一段固結不解的緣分似的，竟至一肌一膚，一毫一髮，盡發出一種愛慕敬惜的意思出來，便

是老子娘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，以為父母也不能如此敬愛的意思。韻蘭笑道：「文章一道，精靈膠固，總有不解之緣。自己也

不能說出道理，只是哥哥這樣的心，固然容易感人，然而也容易受賺，總是自己吃虧的。」

　　一語未了，只聽弓鞋閣閣，湘君同碧霄、珊寶上來，笑道：「韻丫頭今兒到了心上人了，我等未能早來迎接，現在藏在這裡說

體己話兒，我們要來做厭物了。」秋鶴、韻蘭連忙讓坐，韻蘭替三人通了姓字。秋鶴向碧霄道：「冶秋弟近有信來，說連獲勝仗，

已經越級飛保，這也不奇，只是還有人掣肘，聽得蘇北炮台大營，不戰先退，有五個大統領不知去向，失去軍火糧餉可有一千餘

萬，似此局面，粵軍勢雖勇猛，恐怕獨力難支。」說著秀蘭同月仙、文玉、燕卿也來了。於是讓坐通名。秀蘭告了一個罪，笑說

道：「這姓麥的人，我向來看不起他，為何同了他來？」秋鶴道：「我也不過一面，現在我也得罪了他，恨得我很呢。」文玉笑

道：「韻蘭姊姊同韓老爺幾時認識的呢？」碧霄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明兒閒了，我來告訴你們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韓老爺現從那裡來？

一向聽得說最好遊歷，何不把一向的蹤跡同我們說說？」月仙笑道：「我們小香最喜講洋務，我也愛聽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姑娘不嫌

煩瑣，我就講講。」因將從前各事及同韻蘭酬唱見面各節說了一回。眾人也有驚奇的，也有歎息的，也有可憐的，惟韻蘭倚著碧霄

把手中巾子掩淚。只見丫頭來回韓老爺行李取到了，請示下安放何處，韻蘭道：「就放在樓上來。」秋鶴向韻蘭道：「這個斷斷不

敢，我還打諒住在棧裡，何故要搬進來？既這麼著，妹妹的地方，我斷不肯住。就是要住，橫豎相見日子還長呢。」韻蘭道：「不

要春影樓，你想那裡？」秋鶴道：「前晚進來看見延秋榭倒很好，你賜我一席罷。」珊寶道：「你請他住在西間壁彩蓮船裡罷，後

面就做書房，樓上做房，可以望遠，前邊一間還可以會客。」秋鶴道：「甚好！」韻蘭想秋鶴是避嫌疑的意思，也就應承了，便喚

伴馨道：「你就命人去收拾彩蓮船，韓爺的房安在樓上，旱船內外間，同樓上的字畫收下來，要掛韓爺自己的東西。」因問秋鶴書

畫帶來沒有，秋鶴道：「帶得不多，我自己去收拾。」因就起身，湘君道：「我們去罷，晚上再去看新房。」就笑著領了眾人去

了。

　　珊寶、韻蘭同秋鶴到彩蓮船看了一回上下的房，韻蘭道：「我把守門小使丁兒撥給哥哥服侍，這個小使人還玲瓏。且把書畫取

出來，我叫佩纕來辦差，一定妥當。我們會見了，我的事還沒告訴，到珊丫頭那裡談談去罷。」一面便去叫佩纕來。秋鶴只得把書

畫取出，交給佩纕。韻蘭還吩咐了幾句，說擺設不全，到我那裡去搬些來，只要樸雅，不要堆砌。說著，就同秋鶴、珊寶到隔壁鏡

心閣坐了。珊寶命丫頭倒上茶來，手巾伺候，因笑道：「你們二位結拜過兄妹麼？為什麼哥哥妹妹的這般規矩？」秋鶴笑道：「雖

未結拜，而心中勝於結拜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哥妹之稱，殊覺太昵，當隨口稱呼，方為大方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倒也不差。」秋鶴道：

「你我之稱，親固有之，恐致唐突。」韻蘭道：「規矩本在心上，不在形跡，若徒以外觀求之，便是近日官場的憲體了。」秋鶴想

了一想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只見小丫頭擺上一個果碟兒，外一碟八珍凌粉白糖糕，一碟油炸雞肉鮮筍蒸卷，一碟新澄香糯掛粉蝦仁

蒸團，一碟細砂百果小饅頭。秋鶴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嫌我們客氣，你到客氣起來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不如此，不足以敬我姊夫。」

秋鶴、韻蘭大家面孔紅起來。珊寶自知失言，只得告了個罪，笑道：「你們莫留心，這是敬近鄰的，今兒結了緣，回來我也仰仗著

心頭的肉呢。」兩人笑著，把點心用了些，就命收去。

　　秋鶴便問韻蘭病後的事，韻蘭方把近年的遭際一一的告訴起來。大家傷感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忽傳介侯、知三、友梅來了，丫頭

揭起門簾，讓他進來，知三笑道：「秋鶴你好，怎樣受罰？」大家讓了坐，倒了茶，手巾伺候。秋鶴笑道：「今日罰我做東道主如

何？」介候道：「你說不認得，怎麼快腳猴子倒先跑了來？我們到你寶寓，連行李全搬來了。也沒見這等性急，累得我們奔來奔

去，到了幽貞館，又說在彩蓮船。又是佩纕在那裡替你收拾房屋，說道你在這裡，我就聽見你們哭哭笑笑的，不知講些什麼？也沒

見玩這個地方，一見就這樣親密的，你到底如何認識這位蘇學士，須從實招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這個情節，真是意外，一時也講不

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就約略講講。」珊寶就把以上的事略說一遍。友梅笑道：「不差的了，我一向冷眼看韻蘭，本來不像風塵中

人，原來有這些淵源。」知三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還是老親呢，我先曾祖同汪府上一嚮往來的。聞得有一位汪敏之，不知景霄

先生的何人，他與先曾祖最契。」韻蘭道：「聽得先君說過有一位叫穎之的，是近族的曾伯祖，這位敏之倒沒聽得，大約總是弟

兄，代遠年湮，且我又生長在外的，那裡知道。」友梅道：「親戚總是親戚。」知三道：「這麼說起，今日倒認了表妹了，再表上

三千里，蘭生、伯琴都好認親了，我們一向唐突，幸虧沒有夜廂局，否則真是笑話。」韻蘭向知三啐了一口，秋鶴道：「你總是信

口胡言，我告訴你，他到這個地方，也是無可如何，你們也應該替他瞞著。見了別人，莫說他的真姓名來。就是以後到這裡玩，也

不過借他的地方，文酒聚會，倘然當他風月場似的，我秋鶴就不能領命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這話說得也太過，我們這裡玩了幾

回，一向守法奉公，你問問你韻蘭，可是不是？這回子又認了親，更當格外的留心，只要你自己保得定，潑翻了醋缸也沒用的。」

秋鶴正色道：「神天在上，我秋鶴倘有污褻韻蘭的心腸，後來不得好死，有一刻不敬愛韻蘭的心，也立刻就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罷

罷，何苦這麼猴急，臉上的筋都暴凸出來，罰沒用的誓。」秋鶴道：「你不問自己話哽人，倒說我不是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也不

用爭，只以後體諒些就是了。」只見佩纕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房間收拾好了，請大家去看看。」於是眾人過來看了一回，果然位置

精雅，秋鶴向佩纕作了一揖，笑道：「費姑娘的心，來生替姑娘馱石碑。」眾人皆笑了，佩纕笑道：「也不要韓爺馱碑，只要求一

塊胸前的肉。」知三方要說話，只見伴馨來請，說酒席已擺好了，馬姑娘同玉姑娘都在春景樓等。



　　韻蘭遂去喚了丁兒過來，見了，給秋鶴嗑了頭，叫他把門鎖上，然後領著眾人過來。一一與馬姑娘玉姑娘相見了，韻蘭道：

「阿呀，你們二位來，中國菜是不慣的。」馬姑娘笑道：「吾們這回來專要擾你的中國菜，你們這魚翅三絲是最好的，我吃了這

菜，已經夠了，玉姑娘本來吃慣中國菜的。」韻蘭笑著，遂命捻熱手巾擦臉，燙上酒來。知三笑道：「今日到底誰賓誰主？」韻蘭

笑道：「今日擾我，明日秋鶴做東。你們今日也不用邀局，所有園中的姊妹，通我來請到。」友梅道：「秀蘭不用你請，我必要轉

個局方好。」韻蘭道：「你這一轉局不好了，燕卿妹子也必定要介侯、知三轉局的，你不如改日在秀蘭處請秋鶴罷。」知三笑道：

「你這生意也太要做了，這回子又替秀蘭想這個法兒，回來又要替燕卿招攬，我們總要失財，不破些鈔，你也不肯放我們過去。」

韻蘭笑道：「待秋鶴明兒先請你們，然後你們還請何如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命龍吉去分請各位姊妹。一會大家來了，惟文玉、燕卿、

素雯出局在外，須停一會方來。韻蘭便請秋鶴坐了首席，友梅第二，馬利根第三，玉田生第四，秀蘭第五，冷柔仙第六，第七第八

備林金的坐位，是東首一席；西首一席第一是介侯，第二知三，第三幼青，第四湘君，第五碧宵，第六白凌霄，第七珊寶，月仙第

八，自己末位是西首一席。一一的敬了酒，秋鶴又與柔仙、幼青彼此間了姓名，隨意說笑，知三笑道：「韻蘭，你今日的菜精緻極

了，明兒秋鶴在那裡請，也要點菜的。」秋鶴道：「我打諒在彩蓮船，不過上菜不大容易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不要忙，就請珊寶姊姊

辦菜。他比我更考究呢，送來也近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秋鶴要你照料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姊姊就替替妹子罷，我把秋鶴薦給你。」秋

鶴笑道：「橫豎姊姊妹妹是一樣的，譬如珊寶姑娘請客，借我地方，也可使得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秋鶴這酒席，又要黏到

珊寶身上了，算計好不好？我們倒沒處佔便宜呢。」柔仙笑道：「介侯、知三有林姊姊呢。」說著，只見燕卿、素雯進來，向柔仙

笑道：「你背地裡又說我什麼？」眾人連忙讓坐，秋鶴又與素雯通了姓名。珊寶笑道：「知三要在林姊那裡請客，柔仙妹妹替你說

法呢。」燕卿笑道：「多謝費心，他是假癡假呆的，你理他？」素雯問知三道：「伯琴回來麼？」友梅道：「還有四五天。」因問

韻蘭道：「天香深處收拾好麼？」韻蘭道：「本來收拾好的，聽見他們自己有東西，只要換過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彩虹樓打發人

來說，兩位兵船上的兵頭在那裡，說是新來的，要見馬姑娘。馬利根便立起來向秋鶴、韻蘭及一切人告了失陪的罪，匆匆去了。韻

蘭也不便苦留。

　　馬姑娘去後，文玉又到，與秋鶴見過，換了杯箸，坐在馬姑娘的位上。秋鶴看座上群芳，都是一時美選，心中自是歡喜，但雖

與韻蘭談過彼此遭逢，然自己愛惜韻蘭的意思，當著眾人，終不能談到深處。韻蘭也知秋鶴的心是愛他，然因秋鶴有這個心，自己

倒只得與他規矩，不能十分親近了。

　　看官大凡男女之愛，最好是如淡實濃，如疏實親的境界，心裡實欲相親相近，而口裡說不出，面上露不出，反將恭而有禮的神

情施之於極親極愛之人。心中雖似親近，形跡倒似疏遠了。俗語說的上牀夫妻，下牀君子，若要親而能敬，須兩樣相兼，總而言

之，男女肌膚相合之際，無論不能形容的狀貌，不能表白的心腸，到此地位，總可以感通發洩。只怕流而忘返之人，到親近之後，

便漸漸的■■起來，以至求全責備，無所禁忌。天下夫妻反目，都是這個流弊。故最好親的時候親到極處。女人為我的話，都當銘石
書紳的，平日則大家體諒，相敬如賓。夫婦到這個樣兒，真是人生至樂。這時候秋鶴、韻蘭本是極欲相親，只因愛之至，變為敬之

至。韻蘭體了秋鶴的心，也只得一味彬然有禮，是彼此極欲相合，而反相離了。然而韻蘭也有一個要與秋鶴親近的心思，或便借肌

膚之愛，訴訴衷腸，但秋鶴既已如此敬我，我不好把容易親近的性情流露出來。豈知秋鶴也是有這個心，不過欲思一近肌膚，借肌

膚之愛，表肺腑之愛，至於污褻美玉，真個銷魂，恰並無此意。這是秋鶴生成的呆性，這話說出來天下人誰也不信的。兩人方在呆

想，眾人都不甚理會。惟湘君、珊寶暗暗點頭，湘君知道前生的因果，珊寶體出他兩人的性情。碧霄雖知兩人經歷，於這個上頭，

恰不甚措意。秀蘭雖也細心，究不及碧霄所知之確。其餘更覺毫無體會。這個時候，素雯先要猜拳，柔仙恰要行令，原來冷柔仙、

白凌霄就是以前所說詠霓班裡的女伶。二月初九搬到園裡，住在桐華院，分隔南北兩家。當中側門開通，以便出進。

　　凌霄是一個武旦，身體輕捷，言語俊爽，口直無心，所居地方曰英爽齋。柔仙是個貼旦，多病多愁，性靜默，量窄善疑，所居

地方曰湘痕館，皆韻蘭所題也。柔仙蒙蘭生所賞，故進園這日，蘭生特起了清早，到他班裡會面一次，正值祖母開弔，故叮囑了一

番，也就回去，這個時候他要行令，素雯不肯依他，知三道：「你們不要爭，令固然要行，拳也要打，且先讓素雯打過通關，柔仙

再來行令，但仍當請佩纕來作令官。」於是當中另放一張茶几，命佩纕坐了，兩席的菜隨意送些去。伴馨在旁斟酒。佩纕先請素雯

猜拳，每人四玉杯，大約每杯容酒二兩光景。素雯便同每人打起來。只聽得釧聲叮叮噹當，打了一通，共六十四杯。素雯到底贏了

五十二杯。只輸十二杯。知三、友梅、凌霄、柔仙、文玉、湘君全輸。秋鶴道：「柔仙要行令現在通關完了你就宣令罷。」佩纕

道：「吾做令官，冷姑娘說了令的名兒，我先來起令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也不必，柔仙既要行這個令，就叫他起頭，你就監令罷。

」知三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伴馨斟了酒，柔仙喝了，便向眾人道：「我這個名改錯詩句令，先念一句成詩，故將句中一字念差，問

何以念差的緣故，便另引一句詩，證明差字的緣故。先斟酒三杯，有理者，眾人共飲，無理者，本人獨飲。我今喝了，就宣令了。

」便念道：「

　　白居易詩，竹亭陰合偏宜秋，問偏宜夏，何以云秋？答云：楊允孚詩，因秋比江南分外佳。」

　　眾人笑道：「倒也別緻。」柔仙道：「我這兩句，因大家恐怕不甚熟悉，所以說明出處。但大家常見的句子，便不說出處也好

的。」凌霄道：「現在怎樣排下去呢？」佩纕道：「也是順著排下去，末了兒我來收令，好不好？」玉田生道：「也好，但是我不

懂，只好罰酒了。」幼青道：「不論什麼，你說一句兒。」玉田生想了良久，說道：「只得蜂蝶紛紛過牆去一句，沒得上句。」柔

仙道：「沒得上句，只好罰了。」玉田生只得飲了三杯。輪及西桌上碧霄，碧霄道：「

　　仙風入骨未凌雲，是蘇軾的詩，問已凌雲，何以改未字？答云：因身無彩鳳雙飛翼。」

湘君道：「好把未字暗暗解釋。」珊寶道：「大家快乾令酒，我已有了。」因念云：「

　　陸游詩，芭蕉綠潤偏宜粉，問明明是墨字，何以云粉？答云：因詩被催成墨未濃。」

佩纕笑道：「好個詩被催成墨未濃，大家飲了。」韻蘭接念云：「

　　絳仙才調女班昭，問明明是相如，何以云班昭？答云：十年前已薄相如。」

秋鶴道：「好極，我格外賀一杯。」知三、湘君大家看著秋鶴一笑，也並不說什麼，輪到凌霄。凌霄道：「我不能說這文話，要我

多喝幾杯，倒可以使得。」遂飲了三杯，交令。湘君便念道：「

　　騎虎上揚州，問明明是鶴，何以云虎？答云：烹茶鶴避煙。」

知三笑道：「現在輪到我了，只是沒好的呢。」因飲了酒，念道：「

　　映階碧草自秋色，問明明是春色，何以云秋色，答云：春色惱人眠不得。」

珊寶笑道：「燕卿姐姐在那裡呢？」燕卿笑道：「你這麼規矩，為何要借我這個東西？」知三笑道：「借的什麼？你同我說。」珊

寶紅了臉笑道：「燕丫頭，你告訴了人，我一輩子不理你！」知三愈要考訂起來，急得珊寶走來要打知三。燕卿笑道：「你服不

服？」珊寶道：「知道了，我從今不信你是好人。」佩纕道：「我們行令，你們這般胡鬧，要罰酒子。」珊寶只得歸坐，介侯接令

道：「

　　陸游詩，彩茶歌裡秋光老，明明是春，何以云秋？答云：年年最愛秋光好，也是放翁詩句。」

佩纕道：「也好，大家喝酒罷。」眾人飲了，幼青道：「我雖然有了兩句，恐怕不好，念給你們聽，要罰不罰？」因念云：「

　　勸君更盡一杯茶，問明明是酒，何以云茶？答云：寒夜客來茶當酒。」

佩纕道：「這個已老了，要罰。」幼青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有這個現成的，我不願罰。」韻蘭道：「雖然你不知道，到底是同的，一

杯總要罰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雖然是同的，到底他費了許多心思，要他罰怎肯呢？我罰一杯罷。」便一飲而盡，友梅接令云：「

　　蘇軾詩，疏林野色近蒼茫？問明明是樓台，何以云蒼茫？答云：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」



　　秋鶴飲了門面酒，便念云：「

　　郎士元詩，此心期與近人同，問明明是昔，何以云近？答云：昔人已乘黃鶴去。」

珊寶道：「好！」湘君笑道：「昔字應改美字，方為貼切。」

　　碧霄把韻蘭看著笑了一笑，柔仙、凌霄要問美字的緣故，湘君笑道：「你去問秋鶴。」碧霄笑道：「還是問韻丫頭到知道呢。

」佩纕道：「你們又要議論了，放著令不行，文姑娘快些接令罷。」文玉道：「請我的先生代倩，好不好？」友梅道：「誰是你的

先生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他現在與燕卿姊、幼青妹妹、玉姑娘同學堂學做詩，從了兩個先生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到底從

誰？」韻蘭方欲說出兩個人來，只聽座上一人道：「玩意兒，你們信他說話。」未知座上說話的何人，盍將下章取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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